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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外来语进入汉语后，对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汉

语词语的词缀化和汉语句法结构的改变三个方面，分析英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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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国际社会交往的扩展，语
言之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在现代汉语和外语接触过程

中产生的外来语，尤其是英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语，对现代

汉语语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们一旦进入汉语，

又会受到汉语的影响和国人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这种

双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汉语词语

的词缀化以及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三个方面。

一、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和稳定

的语言成分，所有的语言运用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来组合、

衍生、运行的。现代汉语语素中单音节居多，外来语往往

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完成由词语到单音语素的演变

进程。

苏新春收集研究了 １６部新词语词典的 ３０３２７条词
语［１］，从中筛选出了８７６条外来语，提取出了所用汉字５５７
个，其中记音汉字１８６个。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记音汉字演
化为音义兼表的语素字和复音外来语凝固为单音语素的

过程，认为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经历了这样的演化过程：

复音外来语→单音节式简化→独立运用；重复构词→
单音语素的完成

苏新春还提出了两条鉴定标准：一是独立运用，二是

重复构词。就是说，只有经历了上述过程的单音语素能够

满足独立运用和重复构词这两条标准，才认定它已经是汉

语的语素了，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词语的简化形式了。从单

音节式简化到单音语素是质的飞跃。

其实，周洪波早就提出过外来语译音成分的语素化问

题［２］，只是他没有明确的提出语素化的演化过程和鉴定标

准。在苏新春提取的１８６个记音汉字中，分为三种情况：一

是单纯的记音汉字，如“斯、尔、克、尼、拉、卡、士、激、罗”等

等；二是处于语素化过程中的记音汉字，如“迪、模”等字；

三是已经语素化了的汉字，典型的语素化了的汉字有“的、

吧、啤、奥、秀、巴”：

（１）“的士”，译自英语的 ｔａｘｉ，从“的士”到“打的、叫
的、拦的、面的、摩的”、再到“轿的、板的、的哥、的姐”，还有

“几个人一部的”的灵活句法运用，说明“的”的语素化性质

基本形成。

（２）“奥林匹克”，译自英语的 Ｏｌｙｍｐｉｃ，缩略为“奥”，
在 ３０３２７条“新词语集”中，带“奥”字的共有２５条，有２２
条表示的是“奥林匹克”之意，如“奥班、奥技赛、奥赛、奥申

委、奥申意识、奥委会、奥运会、奥运战略、残奥、冬奥会、国

奥队”等等。随着２００８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２０１４
年南京青奥会的申办成功，语素化了的“奥”字已经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３）“吧”，译自英语的 ｂａｒ，指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
酒的地方，在语素化以后，它不仅构词能力增强，还扩大了

语素的意义，成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某种服务的小

型公共场所”的意义。如“吧娘、吧女、吧台、餐吧、茶吧、迪

吧、电脑酒吧、街吧、酒吧、泡吧、书吧、陶吧、玩吧、玩吧人、

网吧、西吧、氧吧、侏儒酒吧”，还有现在各地出现的“话吧”

和“喝吧”（卖饮料的小店）。

（４）“秀”，译自英语的 ｓｈｏｗ，首先由台湾人使用，后来
进入共同语中。它构成的词有“出口秀、媚秀、模仿秀、脱

口秀、秀场、选秀、泳装秀、作秀、现场秀、颠球秀、极限明星

秀”。还有单用增多的趋势，如“秀给你看、秀一下、这下该

你秀了”。

（５）“巴”，译自英语的 ｂｕｓ，构成的词有“大巴、小巴、
中巴、双层大巴、豪华大巴”等。

（６）“啤酒”，译自英语的 ｂｅｅｒ，“啤”已经语素化，可以



构成“干啤、散啤、青啤、鲜啤、扎啤、哈啤（哈尔滨啤酒）、啤

标（啤酒的商标）”等词。

另外，译自英语 ｃｏｆｆｅｅ的“咖啡”的缩略形式“咖”，也
有语素化的趋势，比如它可以构成“奶咖、清咖、黑咖”；译

自英语ｍｏｄｅｌ的“模特”，也缩略为“模”，构成“名模、男模、
女模、散模、车模”等词语。还有译自英语 ｓｈａｍｐｏｏ的“香
波”，也已经有缩略为“波”的趋势，因为最近又出现了“浴

波”，显然是把“波”作为了一个固定意义，从“香波”类推

出来的。还有译自英语 ｓｈｉｒｔ的“恤”，最早出现在“Ｔ恤”
中，近来又有模仿“Ｔ恤”出现的“恤衫、富绅恤”和“豪士
恤”，显然“恤”也有了语素化的趋势。“咖、模、波、恤”等

正在单音语素化的演变进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才

能确定它们最终能否进入汉语语素系统。

此外，还有外来语中的字母语素化的问题。因为字母

和汉字在形式上差别很大，字母语素化的进程似乎要比记

音汉字语素化的进程困难得多。就目前使用中的字母词

来看，只有源自日语的“卡拉 ＯＫ”有这种趋势：“卡拉 ＯＫ”
是一个四音节的外来语，在“我们去卡拉ＯＫ”中，它作为一
个词来使用，充当了一个句子成分，在“我们去 ＯＫ”中，缩
略成“ＯＫ”后仍是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到“我们去 Ｋ歌”或
“我们去唱Ｋ”中，又缩略为一个音节“Ｋ”。由“卡拉 ＯＫ”
到“Ｋ”，完成了复音节外来语向单音节外来语的转化，可以
独立使用，有了充当句子成分的要求。苏新春认为这时还

不能认定“Ｋ”是一个单音语素［１］５５６，因为表示“卡拉 ＯＫ”
意义的“Ｋ”只出现在“唱 Ｋ”中，即没有一定的“复现率”，
也就是没有重复构词的能力，说它是语音的缩略形式较为

恰当。他认为像“Ｋ”这样的字母最终难以成为汉语语素。
但是，我们认为“Ｋ”不仅出现在“唱Ｋ”中，我们也经常

说“Ｋ歌、去Ｋ一下、去Ｋ一个晚上”。复旦大学的 ＢＢＳ上
还出现了“我们都是 Ｋ歌之王、信息学院研究生 Ｋ歌之王
大赛”之类的说法。既然“Ｋ”既符合独立使用的条件，又
有重复构词能力，就应该承认“Ｋ”已经语素化了。诚然，单
个字母不可能与某个具体意义建立起稳定的对应关系，但

是现在“Ｋ”和“卡拉ＯＫ”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又
符合上面的两个条件，就应该承认“Ｋ”的语素地位。至于
字母最终能否作为语素进入汉语词汇的最底层，现在看来

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另外，还有借用数学上的符号来表达很多次的“Ｎ”或
者小写的“ｎ”，经常组合成“Ｎ（ｎ）次、第Ｎ（ｎ）次、Ｎ（ｎ）遍、
Ｎ（ｎ）天、Ｎ（ｎ）个”等词语，说明这个字母也已经语素化了。

二、汉语词语的词缀化

我们都知道汉语属于孤立语，形态变化不如屈折语那

么丰富，这并不是说汉语就没有词缀。

事实上，不仅现代汉语有形态标志，古代汉语也是有

的。事实证明，古代汉语不仅有形态标志，而且有叙述形

态标志的理论。刘熙早在公元２世纪就提出了“子”表示

“小称”的语法意义，这在世界语言史上也是很可贵的见

解。宋代的洪迈肯定“老”为助语，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

汇意义，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前缀的看法。清代翟灏对词

头和词尾的研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汉语的多种构词方式中，词缀法受

英语影响最大［３］。在赞同这种种观点的同时，刘英凯进一

步指出，现代汉语的词缀化倾向是英语的词缀化倾向所

致［４］。例如：汉语前缀“非、反、不、超”分别源于英语前缀

ｎｏｎ／ｉｒ／ｉｎ／ｕｎ／ｄｅ、 ｕｎ／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ａｂ、 ｉｌ／ｕｎ／
ｄｉｓ／ｉｍ／ｄｉｓ／ｉｒ、ｓｕｐｒａ等。

汉语的词缀多数都是由实词虚化变来的，近几十年来

吸收外来语的表达方式，词头增加的比较多，而新增加的

词缀都是从词变来的。词变成词缀的关键是词义虚化，以

至完全失去词汇意义，表示新的语法意义，同时具备新的

语法功能。吴东英认为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

势［５］，词缀法是在现代汉语里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构词

类型。

另外，日本人吸收印欧语言中的ｎｅｓｓ、ｈｏｏｄ、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ｃ、ａｌ等结尾成分创造出了与之对应的“－性、－
度、－化、－的”等之类的结尾成分，汉语把这些结尾成分
借用过来，或者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出新词来，它们构成

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

化：田园化、生活化、法制化、正规化

性：开放性、准确性、可塑性、伸缩性

度：硬度、浓度、湿度、热度

的：偶然的、必然的、公开的、秘密的

综上所述，受到英语外来语和日语外来语的影响后，

现代汉语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词缀化形式。

三、外来语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

外来语也深刻地影响着汉语的句法结构，只是这种影

响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６］。通过以下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外来语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

（１）日语的“……中”，表示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情正在
进行的持续状态，常用于“营业中（正在营业）、御饭中（正

在吃饭）、勉强中（正在学习）、放送中（正在播放）”。而汉

语中用“正在……着”或“……之中”来表示这个意义，显然

用“……中”表达更简洁。现在看到很多店铺的门口在营

业时间会挂上“营业中”的牌子，在休息时间会挂上“休息

中”的牌子，公司会议室内开会时门口挂上“会议中”的牌

子，我们已经不觉得新鲜了，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日语语

法的影响。

（２）日语和汉语都有偏正结构的短语，在定中结构的
偏正短语中，汉语通常用“的”，带有古汉语味道的则用

“之”，而日语用“の”。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用“の”结合

偏正短语的用法，如“美丽の岛”、“幽静の山庄”、“鲜の每

日Ｃ”系列果汁等说法，这是日语语法词的渗透。
（３）大学校园里ＢＢＳ上的语言最能表现出时下的流行

语。先看下面几段话：

……听说 ７５分才算及格，偶刚考了门 ７４分，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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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有一次和我们看了一次录像，然后连续看了一

周，他说他高中三年从来没看过，心酸ｉｎｇ。
———引自复旦ＢＢＳ（２００４－０３－１６），研究生生活版
站庆是不是很好玩啊……向往ｉｎｇ
……无限想撞墙ｉｎｇ……
哈皮ｉｎｇ（一则帖子的题目，即ｈａｐｐｙｉｎｇ）
———引自复旦ＢＢＳ（２００４－０４－０６），研究生生活版
其中，“ｉｎｇ”很明显是从英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表示

动作正在进行的词尾。

４）“ｉｎ”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字里行间，例如“打造
最ｉｎ的发型；编织出最ｉｎ的时装；春天到，纤体自然是最ｉｎ
话题”。“ｉｎ”是“ｉｎｔｈｅｆａｓｈｉｏｎ”的缩略，要表达“最时尚”的
意思，应该用“最 ｆａｓｈｉｏｎ”，但是，汉语却选择了“ｉｎ”，在词
语搭配上，也突破了副词不能修饰介词的局限，于是就有

了“最ｉｎ”的用法。
在这些用法中，“……中”已经看不出外来语法的迹象

了，而“の”、“ｉｎｇ”和“ｉｎ”的用法，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人
们使用这些表达方法，多少也是因为有些新鲜感，能够吸

引读者的眼球。但是它们想要真正进入汉语语法系统，似

乎并不那么容易，至少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检验。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英语和日语

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也是比较深入的，并且仍然在不

断的影响着汉语的方方面面，对此，我们不仅要以宽容的

态度对待它们，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保持我们的语言

文字纯洁性的同时，不断使她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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